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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今天夜里，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拿到签证还是

昨天的事，终于得偿宿愿。曾经在脑海里无数次的预演过美

梦成真后的喜悦。可是当它真的呈现在我眼前时，却全然不

是那么一回事。我知道离别的画卷已经悄然展开，对前方未

知世界的担忧与不得不面对的分离，交织成了此刻复杂而又

矛盾的心情。白天，借着电话向许多好友道别，其实这个时

候即使平时不常打交道的人，都似乎变得异常的可亲、可爱

。我不知道友情是不是真的可以经的起分离与时间带来的考

验，每个人都说着珍重，都表达着相同的祝福。我握着听筒

听到的都是暖人的话语，但感觉到的只有孤独。“前方就请

自己多保重了”我在心底这样对自己说。打开箱子，把行李

一件一件的装进行囊。却总觉得忘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静下

来望着窗外落雨的天空，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我的心忘了打

包。2001年11月5日不管每个人的心情有多么复杂，离别的日

子终究还是到了。在挥别时看到了母亲眼中的泪水，我强忍

着就要决堤的泪水，把头转向车窗外，我还有很多事等着自

己去面对，现在决不是伤感的时候。因为今后的日子再也不

是无忧无虑的了，每件事情都等着我自己处理。我不能逃避

，我没有空闲来伤感。可是在出关的时候，望着慈父的脸，

想着未知前方的漫漫长路，我终于放弃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

，抱着父亲放声大哭起来。情感宣泄完毕后，我整了整行囊

，踏上了单飞的旅途。 2001年11月6日经过孤单而又漫长的空



中旅行，飞机终于降落到了Melbourne机场。虽然飞机整整晚

点一个小时，但是在Information Desk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我还是找到了前来接我的Poulton太太。她的名字叫Lesley，是

一个很友善而又亲切的中年澳洲女士。我们在一年前，在她

陪同她的先生Phil到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能让我更好的适应全新的环境，Phil和Lesley决定让我

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先住一个月，然后再搬到大学的宿舍自己

一个人住。他们一家人待我都很好，让我在初到澳洲那段最

无助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可即便是这样，我仍

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象自己是一只误入鸽群的猫。竭尽

全力去调整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可仍然不能很好的融入他

们的生活圈子。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在欢笑

泪水的交织中慢慢成长。所以我觉的有必要将它们一一采撷

编织出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一）在澳洲求学，如果选择大

学的宿舍，费用相对较贵。而且在申请宿舍的时候除去例行

的填表还要进行面试。Phil让大儿子Ross陪我一起去学校，我

们先乘坐公共汽车到Eltham Station，然后改乘火车

到Greensbourough Station。到了那里还要搭乘566公共汽车再

换有轨电车才可以到学校。我看出Ross还有事情，也不好意

思耽误他的时间，就让他先走一步，当时我很自信能找到回

家的路。面试只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我感觉自己对所提出

的问题应对的很好，所以一直还处于兴奋之中，在校园吃过

简单的午餐后正准备回家。没想到用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找

到走出校园的路，因为La Trobe University 在Bundoora的校区

相当大，当时大学正在放暑假，整个学校象一座毫无生气的

死城，连可以问路的人也很难碰到。好不容易走出学校，搭



上了通往Plenty Road 的有轨电车，我又忘了自己下车的站点

，只知道在下车的地方右边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店。我的目光

紧随着车窗外飞逝的景物和店铺，希望可以认出来时的路。

澳洲的公共交通工具除了火车每站必停外，其他的电车，有

轨电车都有设置停车按纽，乘客在快到目的地之前按一下按

纽，司机才会停车。在我终于知道什么地点该下车的时候，

因为没有按下按纽，我还是错过了我的站点，顶着烈日沿着

轨道又走了一站路才到了566电车站。这次我吸取了教训，一

上车就迫不急待的问几站才到Greensbourough Station。来

到Eltham Station的一路总算顺利。可是问题又来了，我实在

记不起来我是应该坐几路车，才能回到Phil一家所住的街区，

只模糊记得电车是一直直走的。我真的很累，但是又自我解

嘲地安慰自己，全当是锻炼，就徒步走了很多站路。天色渐

渐的黑了下来，而我也越来越着急。我停在街区的入口处犹

豫不前，因为这次我是真的斗志全失，迷失在错综复杂的住

宅区，辨不清自己回家的方向。不远处的街道上只看到呼啸

而过的车辆和静静的树林。我好害怕要露宿街头，好担心找

不到Phil一家人。最不方便的是我还没有手机，附近也没有公

共电话亭，我就是想打电话通知他们接我也不可能。就在我

一筹莫展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刚下电车的女士，我象见到救

命稻草一样奔到她跟前，问是否可以借用一下她的电话通知

我的朋友来接我。澳洲人大部分都很友善，可是那天就好象

我的霉运集中日，她冷漠的拒绝了我，匆匆的走远了。我一

下子泄了气，感觉连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慢慢的走回电车

站孤零零的坐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要露宿异

乡的街头了吗？我的大脑一时之间不能正常运转，开始胡思



乱想起来，我在国内的朋友们现在一定开心的与家人朋友在

一起吧，而我却在陌生的街头流浪。我的鼻子一酸，眼泪不

争气的掉了下来，我好想在父母身边，我好想回家。抱着头

，一个人在孤单的车站，望着眼前川流不息的车流，毫无顾

忌的哭起来。站起来沿着街道来回漫无目的的走，只是希

望Phil他们也许可以在开车找我的时候发现我。那一天的事情

我到现在还记的，虽然最后他们找到了我，我也没有露宿街

头，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在澳洲留下眼泪，也是第一次明白一

个人的孤寂。（二）我是考了托福拿到学生签证的，但是由

于到澳洲是在7月以后，赶上了留学政策的变化。所以不得已

要继续考雅思。摆在我眼前的有两条路：一是老老实实的复

习准备雅思考试，二就是把语言课程5B修完。澳洲大学的语

言学校一般把英语程度不同的学生，归到不同等级的班级，

从最初的1A到最高的5B，每一个等级的课程都有5周的授课时

间。然后根据平时的成绩和所交的论文、报告，来决定是否

可以晋级。在去语言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每个学生都要考试

，以便让学校掌握不同学生的语言程度，然后才确定学生的

语言等级并把他们分到不同的班级。考完试后每位学生要进

行面试并由老师告知他们的等级。我11月15日到语言中心报

到参加了考试，在面试的时候老师征求我的意见说我可以选

择上4B或5A，但是她暗示我5A的课程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吃力

，我当时心里想老师肯定是为我好，就欣然同意从4B开始上

。可是没想到语言中心的老师这种看来为学生负责的建议其

实是增加学生课时的变相赚钱方法。有些时候，有些学生会

被语言中心的老师莫名其妙的划分到重读一期课程的名单里

。澳洲的大学开学时间有2次，一次是在3月，另外一次是在7



月。如果继续坚持读完5B，我一定会错过3月的开学时间。为

了能不耽误时间，我在4B上完以后，开始了雅思考前突击班

的培训。5个礼拜在机械的做题讲题的枯燥生活中度过，我的

心里其实对能否考好是没有底的，唯一支持自己的力量就是

父母的期待。每天有半个小时和他们相约在网上见面，然后

再继续投入到无尽的复习中去。那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是我

在澳洲压力最大的时间，不过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为异国他

乡无依无助的生活频添些许温暖。因为我的考点是在CITY

的RMIT CELL，而从我们学校去CITY要坐一个小时的公车，

我语言班上的泰国女同学邀我到她位于CITY的公寓住一夜，

然后早上把我一直送到考场。我的香港同学怕我考试紧张，

专门从学校赶来陪我考完一天的试。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我

终于顺利的在3月开始了大学课程，也让我全方面的领略到澳

洲大学学习生活的特点。我会在以后的日子慢慢的告诉你们

。（三）一个月的时间象不经意间从指上滑过的沙一样消失

得了无声息，我和费尔一家朝夕相对的温馨生活也划上了句

点。我对完全独立的生活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一想

到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还有不用在往返学校的路上花去大量

的时间，我的心里也是满怀期待。住到学校宿舍第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作饭，说来惭愧，我在家里什么活都不曾干过。妈

妈爸爸永远都会重复着他们心中的至理名言：“你只要好好

学习我们就很开心了，家务事情不用你做，长大了你也自然

会做家事了”。刚到澳洲的时候，我还习以为常的以为Lesley

会象妈妈一样把早餐端到我的面前。可是一直等到将近中午

，也没有等到她为我准备的早餐。我不好意思问自我解嘲的

感觉反正快吃午饭了，干脆吃Brunch好了。没想到，我又希



望扑空，饿的实在不能在忍受了只好厚着脸皮问Lesley：“我

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午饭呀？”她还没听完我说的话就吃惊

的看着我：“你还没有吃东西吗？我们早餐，午餐都是自己

给自己做。晚上我才会给全家作饭”。那一天，Lesley给我做

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午餐，从那以后我开始习惯于中午一

个sandwich一个水果和一杯饮料的午餐。在语言中心上学的

时候刚开始还在cafeteria买饭，可是那里的东西又贵又难吃。

尤其是Pasta，好象是打翻了西红柿坛子，酸得我难以下咽。

一个小小的苹果就可以卖到1澳币。所以之后我都是前一天晚

上把带到学校的午餐做好，有时候想一想也觉的心酸，在国

内这哪里称的上是午餐。不过看着费尔2米多高的个头每天带

到公司吃的午餐也只是一个sandwich和一个水果，心里就略

感安慰。可是现在搬到学校再也不能常常吃到Lesley做的可口

的晚餐，真后悔以前怎么不多向她讨教。搬家的前一天

，Lesley和Benn陪我到Target选了许多厨具，这里的盘子都好

漂亮，几乎都是中国制造但是价格也不菲。我们把能想到的

东西都买了，虽然我没怎么做过饭，但是光看器具，已经可

以骗很多人以为我是个大师级的厨艺高手。第2天一大早

，Lesley开车把我送到学校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后就离开了，

留下了孤孤单单的我。我的行李不算太多，但是收拾房间整

理东西也花了我一天的工夫。肚子此刻已经开始唱起空城记

，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是由于是星期天，学校餐厅不开门

。我也只好强打起精神去厨房作饭。我做的饭相当的简单，

蛋炒饭味道不够就用西红柿酱调味。味道居然比我想象中的

要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

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christinagln2001年10月30日今天



夜里，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拿到签证还是昨天的事，

终于得偿宿愿。曾经在脑海里无数次的预演过美梦成真后的

喜悦。可是当它真的呈现在我眼前时，却全然不是那么一回

事。我知道离别的画卷已经悄然展开，对前方未知世界的担

忧与不得不面对的分离，交织成了此刻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

。白天，借着电话向许多好友道别，其实这个时候即使平时

不常打交道的人，都似乎变得异常的可亲、可爱。我不知道

友情是不是真的可以经的起分离与时间带来的考验，每个人

都说着珍重，都表达着相同的祝福。我握着听筒听到的都是

暖人的话语，但感觉到的只有孤独。“前方就请自己多保重

了”我在心底这样对自己说。打开箱子，把行李一件一件的

装进行囊。却总觉得忘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静下来望着窗外

落雨的天空，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我的心忘了打包。2001

年11月5日不管每个人的心情有多么复杂，离别的日子终究还

是到了。在挥别时看到了母亲眼中的泪水，我强忍着就要决

堤的泪水，把头转向车窗外，我还有很多事等着自己去面对

，现在决不是伤感的时候。因为今后的日子再也不是无忧无

虑的了，每件事情都等着我自己处理。我不能逃避，我没有

空闲来伤感。可是在出关的时候，望着慈父的脸，想着未知

前方的漫漫长路，我终于放弃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抱着父

亲放声大哭起来。情感宣泄完毕后，我整了整行囊，踏上了

单飞的旅途。 2001年11月6日经过孤单而又漫长的空中旅行，

飞机终于降落到了Melbourne机场。虽然飞机整整晚点一个小

时，但是在Information Desk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还是找

到了前来接我的Poulton太太。她的名字叫Lesley，是一个很友

善而又亲切的中年澳洲女士。我们在一年前，在她陪同她的



先生Phil到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能

让我更好的适应全新的环境，Phil和Lesley决定让我和他们一

家人一起先住一个月，然后再搬到大学的宿舍自己一个人住

。他们一家人待我都很好，让我在初到澳洲那段最无助的日

子里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有一种

奇怪的感觉，好象自己是一只误入鸽群的猫。竭尽全力去调

整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可仍然不能很好的融入他们的生活

圈子。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在欢笑泪水的交

织中慢慢成长。所以我觉的有必要将它们一一采撷编织出我

自己的心路历程。（一）在澳洲求学，如果选择大学的宿舍

，费用相对较贵。而且在申请宿舍的时候除去例行的填表还

要进行面试。Phil让大儿子Ross陪我一起去学校，我们先乘坐

公共汽车到Eltham Station，然后改乘火车到Greensbourough

Station。到了那里还要搭乘566公共汽车再换有轨电车才可以

到学校。我看出Ross还有事情，也不好意思耽误他的时间，

就让他先走一步，当时我很自信能找到回家的路。面试只有

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我感觉自己对所提出的问题应对的很好

，所以一直还处于兴奋之中，在校园吃过简单的午餐后正准

备回家。没想到用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找到走出校园的路，

因为La Trobe University 在Bundoora的校区相当大，当时大学

正在放暑假，整个学校象一座毫无生气的死城，连可以问路

的人也很难碰到。好不容易走出学校，搭上了通往Plenty

Road 的有轨电车，我又忘了自己下车的站点，只知道在下车

的地方右边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店。我的目光紧随着车窗外飞

逝的景物和店铺，希望可以认出来时的路。澳洲的公共交通

工具除了火车每站必停外，其他的电车，有轨电车都有设置



停车按纽，乘客在快到目的地之前按一下按纽，司机才会停

车。在我终于知道什么地点该下车的时候，因为没有按下按

纽，我还是错过了我的站点，顶着烈日沿着轨道又走了一站

路才到了566电车站。这次我吸取了教训，一上车就迫不急待

的问几站才到Greensbourough Station。来到Eltham Station的一

路总算顺利。可是问题又来了，我实在记不起来我是应该坐

几路车，才能回到Phil一家所住的街区，只模糊记得电车是一

直直走的。我真的很累，但是又自我解嘲地安慰自己，全当

是锻炼，就徒步走了很多站路。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而我

也越来越着急。我停在街区的入口处犹豫不前，因为这次我

是真的斗志全失，迷失在错综复杂的住宅区，辨不清自己回

家的方向。不远处的街道上只看到呼啸而过的车辆和静静的

树林。我好害怕要露宿街头，好担心找不到Phil一家人。最不

方便的是我还没有手机，附近也没有公共电话亭，我就是想

打电话通知他们接我也不可能。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看

到了一个刚下电车的女士，我象见到救命稻草一样奔到她跟

前，问是否可以借用一下她的电话通知我的朋友来接我。澳

洲人大部分都很友善，可是那天就好象我的霉运集中日，她

冷漠的拒绝了我，匆匆的走远了。我一下子泄了气，感觉连

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慢慢的走回电车站孤零零的坐下，我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要露宿异乡的街头了吗？我的

大脑一时之间不能正常运转，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在国内

的朋友们现在一定开心的与家人朋友在一起吧，而我却在陌

生的街头流浪。我的鼻子一酸，眼泪不争气的掉了下来，我

好想在父母身边，我好想回家。抱着头，一个人在孤单的车

站，望着眼前川流不息的车流，毫无顾忌的哭起来。站起来



沿着街道来回漫无目的的走，只是希望Phil他们也许可以在开

车找我的时候发现我。那一天的事情我到现在还记的，虽然

最后他们找到了我，我也没有露宿街头，但是那是我第一次

在澳洲留下眼泪，也是第一次明白一个人的孤寂。（二）我

是考了托福拿到学生签证的，但是由于到澳洲是在7月以后，

赶上了留学政策的变化。所以不得已要继续考雅思。摆在我

眼前的有两条路：一是老老实实的复习准备雅思考试，二就

是把语言课程5B修完。澳洲大学的语言学校一般把英语程度

不同的学生，归到不同等级的班级，从最初的1A到最高的5B

，每一个等级的课程都有5周的授课时间。然后根据平时的成

绩和所交的论文、报告，来决定是否可以晋级。在去语言学

校报到的第一天，每个学生都要考试，以便让学校掌握不同

学生的语言程度，然后才确定学生的语言等级并把他们分到

不同的班级。考完试后每位学生要进行面试并由老师告知他

们的等级。我11月15日到语言中心报到参加了考试，在面试

的时候老师征求我的意见说我可以选择上4B或5A，但是她暗

示我5A的课程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吃力，我当时心里想老师肯

定是为我好，就欣然同意从4B开始上。可是没想到语言中心

的老师这种看来为学生负责的建议其实是增加学生课时的变

相赚钱方法。有些时候，有些学生会被语言中心的老师莫名

其妙的划分到重读一期课程的名单里。澳洲的大学开学时间

有2次，一次是在3月，另外一次是在7月。如果继续坚持读

完5B，我一定会错过3月的开学时间。为了能不耽误时间，我

在4B上完以后，开始了雅思考前突击班的培训。5个礼拜在机

械的做题讲题的枯燥生活中度过，我的心里其实对能否考好

是没有底的，唯一支持自己的力量就是父母的期待。每天有



半个小时和他们相约在网上见面，然后再继续投入到无尽的

复习中去。那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是我在澳洲压力最大的时

间，不过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为异国他乡无依无助的生活频

添些许温暖。因为我的考点是在CITY的RMIT CELL，而从我

们学校去CITY要坐一个小时的公车，我语言班上的泰国女同

学邀我到她位于CITY的公寓住一夜，然后早上把我一直送到

考场。我的香港同学怕我考试紧张，专门从学校赶来陪我考

完一天的试。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我终于顺利的在3月开始了

大学课程，也让我全方面的领略到澳洲大学学习生活的特点

。我会在以后的日子慢慢的告诉你们。（三）一个月的时间

象不经意间从指上滑过的沙一样消失得了无声息，我和费尔

一家朝夕相对的温馨生活也划上了句点。我对完全独立的生

活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一想到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

还有不用在往返学校的路上花去大量的时间，我的心里也是

满怀期待。住到学校宿舍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作饭，说来惭

愧，我在家里什么活都不曾干过。妈妈爸爸永远都会重复着

他们心中的至理名言：“你只要好好学习我们就很开心了，

家务事情不用你做，长大了你也自然会做家事了”。刚到澳

洲的时候，我还习以为常的以为Lesley会象妈妈一样把早餐端

到我的面前。可是一直等到将近中午，也没有等到她为我准

备的早餐。我不好意思问自我解嘲的感觉反正快吃午饭了，

干脆吃Brunch好了。没想到，我又希望扑空，饿的实在不能

在忍受了只好厚着脸皮问Lesley：“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午

饭呀？”她还没听完我说的话就吃惊的看着我：“你还没有

吃东西吗？我们早餐，午餐都是自己给自己做。晚上我才会

给全家作饭”。那一天，Lesley给我做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午餐，从那以后我开始习惯于中午一个sandwich一个水果和

一杯饮料的午餐。在语言中心上学的时候刚开始还在cafeteria

买饭，可是那里的东西又贵又难吃。尤其是Pasta，好象是打

翻了西红柿坛子，酸得我难以下咽。一个小小的苹果就可以

卖到1澳币。所以之后我都是前一天晚上把带到学校的午餐做

好，有时候想一想也觉的心酸，在国内这哪里称的上是午餐

。不过看着费尔2米多高的个头每天带到公司吃的午餐也只是

一个sandwich和一个水果，心里就略感安慰。可是现在搬到

学校再也不能常常吃到Lesley做的可口的晚餐，真后悔以前怎

么不多向她讨教。搬家的前一天，Lesley和Benn陪我到Target

选了许多厨具，这里的盘子都好漂亮，几乎都是中国制造但

是价格也不菲。我们把能想到的东西都买了，虽然我没怎么

做过饭，但是光看器具，已经可以骗很多人以为我是个大师

级的厨艺高手。第2天一大早，Lesley开车把我送到学校来了

一个热情的拥抱后就离开了，留下了孤孤单单的我。我的行

李不算太多，但是收拾房间整理东西也花了我一天的工夫。

肚子此刻已经开始唱起空城记，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是由

于是星期天，学校餐厅不开门。我也只好强打起精神去厨房

作饭。我做的饭相当的简单，蛋炒饭味道不够就用西红柿酱

调味。味道居然比我想象中的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